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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倡提出恢复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提出总体性范畴这一主题，以黑格

尔为参照系深入挖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资源，指出总体性辩证法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诉求在

于在奋力反抗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论立场的同时，寻找革命意识形态失落的根源及其复归的可能性，开

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打开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间，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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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ukács first advocated the restor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To-
tality, put forward the theme of totality category, used Hegel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to deeply ex-
plore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Marx’s youth,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Dialectic Of Totality is 
“Orthodox Marxism”; While criticizing the vulgar materialist position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rying to find the root cause of the loss of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return 
opened a new path for Western Marxist research and opened up the space for Western Marxist 
research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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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对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继承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成离

不开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影响，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

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被忽视，他们妄想“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

套”[1]，取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的辩证法，即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推崇自然主义。对总体

性辩证法的拒绝是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缺少革命性、实践性，走向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一个重

要因素。在目前实证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机械决定论所取代，总体性范畴日渐消隐。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卢卡奇将视野复归到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通过确立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开

启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的空间，并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2. 总体性辩证法的提出 

2.1. 总体性辩证法提出的现实背景：普遍异化的世界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作于 1922 年，国际工人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带有毁灭性质的异化社会，异化问题成为整个时代无法逃避的难题，卢卡奇

对此抱有严重的悲观主义态度，看不到通往现实的道路。另一方面，欧洲工人运动惨遭失败，卢卡奇从

德国回到匈牙利投身参加的工人运动也同样如此，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为工人运动成功的典范，为

投身于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家打开了无产阶级研究的视野。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对碎片化世界的失望

和对总体性的复归成为卢卡奇的理论冲动，卢卡奇在继承与超越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新阐

释马克思主义。 

2.2. 总体性辩证法提出的可能性：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 

“总体性”这一概念最早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总体性”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成为一

个哲学概念。“总体性”多次出现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如“对于部分而言的总体性”以及“知识的

总体性”。后来，黑格尔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将总体性概念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外化的过

程，并在探讨市民社会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认为总体性是历史的规定，在市民社会中是一种历史

的具体总体性。受黑格尔影响，“总体性”概念多次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第一次以“生产力的总

和”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的总体”，“工人总体”，“机器的总体”等概念也在《资

本论》中反复提到，为此，卢卡奇“把辩证法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作了一个可能性的嫁接。”[2]针对

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卢卡奇率先以总体性概念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空间，逐步恢复总体性

思想。卢卡奇一开始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对现代的生存困境持有严重的悲观主义态度，看不到通往

现实的道路，即人自身的生存与灵魂处在分裂之中，人被上帝抛弃，“随着思想的进展，在《小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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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新康德主义转向了黑格尔。”[3]但是在这一时期，卢卡奇对总体性的思考带有很大的乌托邦主义

色彩，不具有现实性，认为总体之所以为总体，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其内部，不具有超越现实物化困境

的可能性。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卢卡奇开启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1]卢卡奇更加深入挖

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因素，敏锐地察觉到了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中蕴含着革命的

因素——改变世界的力量，找到了通往现实的道路，即以总体性辩证法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实现无产阶

级革命。 

2.3. 总体性辩证法提出的现实需要：物化意识对人的主体精神与革命意识的瓦解 

以总体性范畴作为切入点，卢卡奇指出通过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不可能足以解决资本主义

社会的所有问题。“物化意识的普遍生成导致人们对自己的物化生存境遇采取直观的态度，一切超越物

化结构的批判性精神荡然无存。”[4]即人们的主体精神和革命意识在资本主义普遍物化和资产阶级意识

的缝隙中被彻底瓦解。在普遍物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人被下降为维持生命存在的商品材料，人彻底沦为

商品，人作为现实中的人的主体性丧失，彻底丧失超越物化结构和进行革命的主体维度，反过来自觉维

护物化现象与物化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物化普遍化给人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将此种物化内化，

即物化统摄着现实，同时规定着人的内在生存结构和活动形式。物化意识使得整个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

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和洞察力软弱无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物化这一神秘力量，严重消解了无产阶级

的革命性和实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物化这一资本主义反思批判主题紧抓不放，反复

申说。卢卡奇认为，为了揭示物化这一神秘物，人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当时各国的具体现

实，恢复马克思辩证法应当的地位，重启辩证法的活力，在思想上认识上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来突破资产

阶级物化意识及其所决定的单纯直观的认识思维；卢卡奇赋予“总体性”概念绝高的地位，指出辩证法

最核心的概念乃是“总体性”原则：“总体性”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直属于隐而不显的状况，散落

其中。而卢卡奇以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作为研究路径，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域，对这一概念赋予绝

高的地位，成为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3. 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 

3.1. 总体性辩证法是具有中介性的具体的总体而非个体的机械组合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黑格尔的两个核心范畴出发，即“直接性”与“中介性”，直

接展开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量化

以计算和机械组织的形式，将生活的诸要素皆纳入一种直接性的结构。显然，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一结构是以“商品”为核心的，而这一结构的直接性事实上也恰恰是“商品”这一形式的直观性。在

主奴辩证法中，黑格尔认为主人最后终于堕落为从属于奴隶的地位，恰恰在于主人同物之间并不以具体

的劳动为中介从而扬弃物的直接性，而是直接的占有和享用物。“商品”恰恰具有这样的形式，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作为物是被人直观的享受的，从而人们在以生产和获得“商品”为目的的形

式组织社会生活时，就不可避免的采取直观的态度而放弃了人类活实践的历史性和中介性特征。资本主

义忘记了它的那些被看作是直接的永恒不动的铁律一般的经济原则，不过是人类社会中各种要素的一环，

是以社会关系的其它要素为条件中介性的生成的。而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批判中，卢卡奇揭示出

了黑格尔辩证思维方式同这种直观的机械论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传统的量化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中，世界被设想成人类的感性直观可以分别的诸独立的要素，它

们彼此之间缺乏确定的内在联系。而主体不仅仅面对这些直观的要素，也以一定的直观的目的性为根据，

加工这些要素，从而为了这一直观而确定的目的而渴望排除一切变化性和偶然性。因此，量化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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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成为了一种非常诱人的理论和实践方式，因为量的规定乃是外在于事物质的差异，并将诸异质要素

间质的差异忽略，将其纳入量的连续性统一的网络之中，使得不同的质的因素在这一同质性的网络中彼

此过渡。在这一被精密量化的网络之中，一切中介性的东西同时也被看作同那些直观的要素一样是事实

性的从而也仅仅是偶然性的外在关系，而这些偶然的关系则由于仅仅是被同样偶然的给定事实所第二性

的确定的，从而也就是机械必然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外在必然性的关系模态。 
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最大的功绩就是拒绝这种外在关系论的模态结构，而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黑格

尔的中介性的总体性。在黑格尔那里，各要素并不能直接性的存在，而仅仅只能通过那诸要素互相中介

构成的总体而存在，而每一感性可分辨的要素都仅仅是在总体性的相互条件中被结构着的一个子集。而

那最高的中介了一切的总体性，作为一切关系的最终统一形式，因为扬弃了一切直接性，乃是一种不断

生成变化的历史性总体。 
卢卡奇理论的专长，就是为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幅目的论式的图景。资本主义的缺陷在于：

首先，资本主义仅仅将生活的某一方面看作是直接的和永恒的，而忘记了生活总体的多元条件间的相互

中介性，从而也就忽略了生活在总体上的丰富性;其次，通过资本主义式的分工，不同的部门和生活的目

标被孤立为彼此分离的形式，而这些形式仅仅按照自身的原则理性的进展，而目标之间仅仅是机械的复

合，它们并不将其他的目的也纳入自身的考量，从而又总体上诸目的又仅仅是处于盲目的互相拮抗之中。

因此，共产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机械的外在关系性的发展模式，而实现对生活目的的丰富

性和总体性的把握，从而将生活中一切直观的要素都纳入总体性的中介性之中。 

3.2. 总体性辩证法是标志着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的范畴 

总体性与社会性具有本质的内在关联，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与社会性相互贯通。卢卡奇

指出，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总体观影响，但马克思并不是直接套用黑格尔意义上的总体，即精神实体，而

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以货币作为切入点，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指出了历史是从

人开始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根源。马克思主义

哲学就是在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来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关注的是现实的具体

的人。因此，辩证的总体性概念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抽象的、孤立的社会事实，而是进入历史进程的社会

存在。社会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的历史，历史作为总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整体性。总体

性包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具体的、不断生成的社会范畴。资产阶级的经济

学家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存在的社会现实，否认社会历史的生成的可能性，都

没有掌握总体性的方法，因此他们无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落入了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圈套。考

诸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卢卡奇首倡提出，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局部去认识是一个根本的

方法论问题，而不是一个枝节问题；建立在局部基础上的认识，使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合法化，无产阶级

意识无法觉醒，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建立在总体性范畴的基础上，

以辩证法为思想武器，建立起取代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可能性，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

发展与完善建立起可靠的机制。 
同时只有在历史性中总体性辩证法才具有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卢卡奇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的研究”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无疑在提醒我们阐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本书的理论核心，

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哲学方法，它的最终目标乃是改变现实，用无产阶级意识取代资产阶级意识。

伯恩斯坦试图摆脱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把辩证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抹杀掉，采

取保守的革命立场，取消辩证法的能动本质，从而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作为主客体关系的旁观者只

能被动的等待革命自行发生，本质上却是在为资产阶级辩护。“黑格尔把历史与逻辑一致起来”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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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哲学科学是思辨哲学，而非实证科学”[5]，即黑格尔用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市民社会的发展，而

卢卡奇认为这种辩证的态度具有革命性，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证化的方法来认识

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种实证化的科学方法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是迎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刻

意忽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只有总体性辩证法才具有变革社会的可能性。 

3.3. 总体性辩证法标志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关键在于把握总体性范畴；总体性范畴同时具备理论上的认识功能，以及实

践中能动的革命性功能。伯恩斯坦等人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分离开来，否认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直接抛弃了辩证法的总体性观点，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规律合法化，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结果只能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抽去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丧失了

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可能性，直接落入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之中。对此，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理

论家奋起反抗，坚持革命立场，把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加以考察，揭露资本积累造

成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从而必然产生无产阶级革命。质言之，只有紧紧抓住总体性这一核心范畴，

才能确立正确且合理的革命策略。革命党人制定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在此问题

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产生的分歧，从本质上说是由是否掌握了总体性辩证法引起的。由此可见，总

体性是标志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的范畴，同时是制定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最重要依据。

那么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就不仅是停留在社会和历史层面上的辩证法，而且是革命与实践意义

上的辩证法。脱离总体、脱离人类历史、远离社会存在，辩证法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据与基础；而“如果

摒弃或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1]。 

4. 总体性辩证法的革命意义 

4.1. 总体性辩证法推动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突破物化结构 

阶级概念具有主体的总体的现实性，无产阶级意识从自发意识上升为自为意识，将成为破解异化难

题的关键，是超越物化结构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意识作为总体性辩证法，将有可能从人与人之间"物"

的关系中撕开一个缺口，重新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也包括人

与自身的关系。首先，“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6]，它意味着无产阶级能在整个资本主

义社会的历史生成与发展中寻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力量，生成未被物化意识吞噬的他者性内容。因为尽管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具有基本相同的直接的社会存在，但是“资产阶级注定无法达到阶级意识。”[7]而
无产阶级内在的具有突破物化意识的革命力量。 

4.2. 总体性辩证法推进总体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总体性革命关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只有通过总体性的视角，才能建立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以一种商品的形式存在的客体的上升认识，才能透视物化意识的本质规定性，资本主

义社会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才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即原来作为客体存在的无产阶级倒转为新的主体——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的主体：人成为一切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尺度。无产阶级作为人之为人的生成过

程，既是社会历史的真实发生过程，也是总体性能够产生的现实条件。总体性意识的建立与无产阶级及

其意识的生成、全人类解放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总体性意识的建立是理论层面而言的，无产

阶级及其意识的生成、全人类解放是就现实层面而言的，但二者具有内在的本质关联，即都是为了实现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在卢卡奇的理论语境中，历史不仅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生成的现实境

域，辩证法就是历史过程本身的本质规定与思想表达，总体性范畴不仅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存在特征，也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4125


张红珍 
 

 

DOI: 10.12677/acpp.2023.124125 720 哲学进展 
 

表现为人之为人生成的根本目标。换言之，全人类解放与总体性辩证法具有根本的内在关联。 

5. 结语 

卢卡奇在继承与超越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拯救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扭曲的马克思主义，

重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充分发挥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结合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新变化，重

整当代理论思潮的新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人文精神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与发现。对于这一批

判研究思路，首先，我们需要从当代语境与社会现实出发重新思考其理论发展，而非简单片面地以其理

论是否与马克思主义一致来判定。其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在 20 世纪初期德语学院的思想主流中

孕育而生的，与正在广泛兴起的学院左派具有极强的亲和性”[8]，因此，对于正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霍

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具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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